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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洱海水质，得先让“苍山十八溪”变清澈

“要治洱海， 真的不容易！”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

（大理） 研究院院长王欣泽说。 他和孔海南一起守

护洱海 10 多年， 如今王欣泽和团队每周都会前往

洱海不同区域的 17 个取水点， 抽取点位上下层的

水质样本， 监测洱海水质变化情况。

当地人称洱海的重要水源是 “苍山十八溪 ”，

也就是说洱海至少有 18 条支流汇入其中。 要使洱

海水质恢复， 必须使这 18 条支流都恢复清澈。

如何把流入洱海的污水截住 ？ 针对不同的支

流 ， 孔海南 、 王欣泽带领团队设计了不同的方

案———对于流域河流， 团队在流域构建湿地， 并且

在湿地中通过设计生态 “迷宫”， 增加流域水在湿

地过滤的面积与时间， 使得最终流入洱海的水质得

到提升， 而湿地中种植水培经济植物又使其替代大

蒜成为农民的收入来源之一；

对于流域农业地域的河道， 通过生态河岸技术

使得进入湿地支流的水质得到提升；

对于村落里的生活污水， 则通过小型污水处理

厂加上尾水填料强化型生态湿地处理技术， 使得村

落里的生活污水水质也得到提升。

孔海南说： “重要的是让洱海周边的各种水流

在汇入洱海前就实现自净。” 这些相关技术都形成

了 “成套技术” 及系列专利。

2016 年起， 一张由 “截污干管” 与 “多级支管”

形成的地下污水收集管网在整个洱海流域铺展开， 这

张总长 4461 公里的网， 解决了截流的难题。

在对洱海北部重要的河道之一———罗时江流域进

行社会、 经济、 环境、 生态等状况调查与研究基础

上， 孔海南主持了洱海面源污染控制、 入湖河流综合

治理、 湖滨与缓冲带建设以及湖湾综合整治等一系列

的技术研究， 并开展了相应的工程示范。

如今， 罗时江入湖河口水质主要指标总氮和总磷

每升毫克的年均值从 2.08 和 0.12 降至 1.12 和 0.06，

水体透明度也从原来的 0.5 米以下提升到 2 米以上，

洱海沙坪湾从一度黑臭状态变成了植被丰富、 风光旖

旎的旅游点。

随着生态逐步恢复， 销声匿迹多年的大理鲤鱼、

海菜花等洱海特产又见踪影， 甚至还出现过去从未在

洱海停留的鸟类新物种。 我国广大西部地区与洱海相

类似的处于富营养化初期的湖泊有上千个， 孔海南、

王欣泽等在洱海项目治理中开发的综合治理技术对这

些湖泊的治理和恢复具有指导意义。

“下一阶段的生态修复目标是要回到洱海原初生

态， 可能还要十年。” 孔海南告诉记者， “我已无法

再承担课题了， 但在王欣泽这些年轻人的带领下， 团

队里的年轻 ‘治水人’ 会继续干下去。”

20 多年，带动一批教授加入精准扶贫

如今 ， 守护洱海 20 多年的孔海

南 ， 在洱源县成为人人都认识的 “上

海教授”。 他让洱海恢复了清澈， 更通

过治理洱海 ， 让当地的农民重新找到

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一批上海交大的

教授也因为他的带动而加入了对洱源

县的精准扶贫。

在洱海流域新建的湿地 ， 他指导

农民种植有水质净化作用的蔬菜 、 花

卉等经济作物 。 对于洱海附近原本放

养的奶牛 ， 他带领团队提出了将牛粪

转化为有经济效益的配方肥方案 ， 既

替代了原本有污染的化肥 ， 又彻底消

除了可能产生的污染 。 孔海南说 ， 因

为牛粪能换钱 ， 村子里甚至还发生过

争着认领牛粪的事情。

因为孔海南的带动， 上海交大农学

院的果树专家张才喜、 农业生物专家袁

聪俐、 食品工程专家邓云等一批 “接地

气” 的 “海归” 学者和教授， 到洱源县

的工厂车间、 果园菜地， 把各自的专业

知识应用到车厘子种植的推广、 小公牛

综合利用率提升、 黑蒜精深加工等工作

中， 推进相关产业发展。

园艺专家王世平， 也将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的 “葡萄根域限制栽

培” 技术应用到大理宾川； 民族医药专

家李晓波采用大理青梅， 开展发酵型青

梅酒产品的研制等， 将枝头的果实， 转

化为高附加值的商品。

2013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当地设立

了云南（大理）研究院。 2018 年，上海交

通大学对口扶贫的洱源县在云南省率先

脱贫。 如今的洱源县有上海交大的院士

工作站 、 专家工作站 。 上海交通大学

2019 年在当地成立大理研究生分院时，

当地政府提出， 把新建的政府大楼腾出

来，作为研究生院用房第一方案。

项目开始就是关键期，哪容得抽空看病

回国后的孔海南参加了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原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鸿

亮牵头，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 、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

所 、 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组成的专家

组 。 经过长达三年的努力 ， 2003 年 ，

国务院特批 1.2 亿元科研经费， 开始了

由科技部 21 世纪管理中心领导的水专

项研究项目， 孔海南参加了太湖课题，

从 2004 年开始进行了三年攻关研究。

2006 年 ， 项目结题并进行了初步

评审， 得到了专家组的好评。 随之项目

升级， 水专项成为 《十一五规划纲要》

中与载人航天、 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专

项并列的 16 个重大专项之一。 国家发

改委、 财政部、 科技部等三部委专家组

选定孔海南作为上海交通大学代表牵头

这一重大专项的洱海项目。

早在 2004 年 5 月， 正在争取水专

项太湖课题时， 孔海南在校园内突发心

脏病 ， 心跳一度停止 ， 被送往医院急

救， 但始终未查出病因。 此后这一病症

多次突发， 大家都认为他不适合到云南

高原地区工作。

当洱海治理被列入国家重大专项中

时， 只有他曾经在国外长期从事过湖泊

系统研究。 “身体行我也要去， 不行我

也要去。” 孔海南说， “我从日本回来

就是为了参加我们中国的湖泊治理， 我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否则会抱憾终生。”

从 2006 年到 2011 年， 这五年之间

他每年心脏病都会发作至少一次， 每次

发病晕倒后 ， 每分钟心率都超过 180

次。 “当时项目刚刚开始， 我不可能离

开洱海去看病。 每次只能躺几天， 缓解

后再工作。” 孔海南告诉记者， “项目

开始就是关键期， 怎么可能像第一次发

病那样在医院躺一个月， 什么也查不出

呢？ 我的时间耽搁不起啊！”

项目刚刚开始时， 他几乎每天都徒

步五六公里去实地采样， 走遍了洱海流

域的每一条溪流。 结果就是，当 2011 年

项目开始进入真正的关键期后， 他的心

脏病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到了 2013 年

上半年， 七个课题以及项目进入结题验

收阶段时，更是几乎每周都发病。王欣泽

告诉记者：“那段时间， 孔老师几乎是工

作五天躺两天， 直到 2013 年 10 月所有

课题与项目均验收结题。 他一回到上海

就被送进新华医院， 七天内连续接受了

两次同样的心脏手术。此时才知道，他有

先天性的心脏疾病。 ”

两三年间，数十平方公里“水下森林”消失殆尽

洱海的污染过程 ， 几乎是我国众多地区经济

快速转型， 对当地环境带来冲击性负荷 ， 从而导

致水生态环境污染的一个典型案例。

“1996 年洱海大规模藻华爆发时，我第一时间

就从日本筑波科学城赶去了。 当时爆发的藻华已经

退去，洱海还有数十平方公里的‘水下森林 ’，但是

仅仅两三年过后，‘水下森林’就消失殆尽。 ”

直到今天， 孔海南仍难忘作为联合国世界湖

泊委员会聘请的专家， 第一次赴大理考察时内心

受到的震撼。

洱海的 “水下森林”， 是沉水植物从十米以下

的湖底长到湖面， 在水面下形成繁茂的森林 。 孔

海南说： “当时的水体清澈透明 ， 直透湖底 ， 风

平浪静之时， 让人一时难以区分究竟是湖面之上

还是水下。”

一般来说， 水质好的湖泊几乎都有 “水下森

林”。 “水下森林” 的存在意味着水的能见度高 ，

而且水生态环境平衡， “水下森林” 的面积越大，

说明水质越好。

“洱海的水生态环境从好到差 ， 是我国众多

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 孔海南告诉记者 。

洱海流域周围是白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 ， 长期

以来都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模式， 仿若世外桃源， 因

此当地的生态系统也相对比较稳定。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国外兴起了食用大蒜精

油保健的热潮。 大理紫皮独头大蒜的大蒜精油含量是

普通大蒜的五倍，采购价迅速涨到原本收购价的 10 倍

以上。 当时大理洱海流域的大蒜种植面积一下子从原

先的占耕地 5%以下，上涨到占耕地的 90%以上。

大蒜是大水、大肥、高药的农作物。 大蒜出口换汇

了，大量的肥料和农药却残留在了农田，一下大雨全都

随着径流排到洱海。 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洱海开始

爆发藻华。很快，湖水从接近可直接饮用的国家地表水

标准二类迅速下降，在局部湖湾下降到劣五类水，湖边

白族村民都能闻到从洱海上随风飘来的臭味。

从 1998 年前后发现 “水下森林” 消失起， 孔海

南就开始呼吁关注洱海的水质。 2006 年， 国务院批

示并成立国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 （后简称水

专项） 治理洱海， 直到 2019 年 6 月 10 日洱海项目最

后一个课题通过国家验收， 孔海南一直担任项目负责

人。 去年 7 月， 洱海流域 17 个取水点的水质测试下

来， 一直稳定在接近可饮用的二类水 。 孔海南流泪

了， 他告诉记者： “水质不提升， 我不可能安心地离

开一线！”

治污刻不容缓，倾尽一生所学只为服务国家

“如果 2000 年不回国， 我会过不了自己心中的

那一关。 如果不参与 2006 年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

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 我更是会抱憾终生 。”

孔海南说， “我们这代人， 错过了人生奉献的最美

好时期。 为国家奉献， 是我们的愿望， 也是我们的

使命。”

孔海南的 “本行 ” 是环境医学研究 。 上世纪

80 年代末， 他作为中国政府 “公派交流学者”， 前

往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研究湖泊与河流水环境。 当

时的日本饱受河流湖泊富养化污染困扰， 藻华爆发

是常事。 造成藻华爆发的蓝绿藻所释放的 “藻毒

素” 是仅次于二恶英的自然毒素， 10 微克藻毒素

就能导致 20 个成年人急性中毒死亡。

以中国游客熟知的日本知名旅游景点北海道洞

爷湖、 东京都附近的霞浦湖为例， 一度是湖泊富养

化污染的 “典型案例”， 都耗费了几十年时间进行

综合治理。 单以 220 平方公里的霞浦湖为例， 仅治

污就投入了 1300 亿元人民币。

1989 年， 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启动了中日湖

泊比较研究， 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的太湖 、 滇

池、 洱海与日本的琵琶湖、 霞浦湖、 洞爷湖。 那时

的太湖已是常年爆发藻华， 而滇池的水环境也每况

愈下。 作为日本国家环境研究所的中国政府交流研

究员， 孔海南参与了这一持续了将近 10 年的项目。

正因如此，孔海南越来越关注国内湖泊的情况。

1998 年， 还在日本的孔海南看到了国内一家

媒体的报道， 内容中提到： 到 2000 年实现太湖的

水变清。 孔海南看到这则报道非常震惊———从湖泊

工程学来看， 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可能性。

1999 年 12 月 9 日， 他又看到云南一家媒体的

报道： 滇池藻华爆发的又一元凶已经确定———那就

是面源污染。 所谓面源污染又称非点源污染， 主要由

土壤泥沙颗粒、 氮磷等营养物质、 农药、 各种大气颗

粒物等组成， 通过地表径流、 土壤侵蚀、 农田排水等

方式进入水、 土壤或大气环境。

这则消息让孔海南再一次感到震惊。 在他看来，

湖泊藻华爆发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面源污染。 而

所谓找到新的元凶， 则意味着原本找到的污染源是错

误的， 这更说明当时对于湖泊藻华爆发机理等的基础

研究是混乱的。

几个月后， 《光明日报 》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

到， 2000 年时中国政府已投入近 40 亿元人民币用于

滇池治理， 但是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 滇池仍然藻华

频发。 孔海南说： “40 亿元人民币虽然从绝对数来

说已经是大笔投入， 但是对于湖泊治理， 却仍然是杯

水车薪。”

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震惊中， 孔海南坐不住了，

下定决心要回国。 1999 年 9 月， 他听闻上海交通大

学恢复建立了新的环境研究院。 半年后， 他向日本国

家环境研究所提出了辞职。 当时， 他在日本已经小有

名气， 他作出回国的选择成了新闻， 刊发在 《读卖新

闻》 等报刊上。

2000 年 3 月， 孔海南应聘成为上海交大环境研

究院的首位 “海归教师”。 当时的人事处负责人、 现

在的副校长吴旦说： “孔老师回来后， 没有谈过什么

工资、 科研条件， 只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只

做教学与科研， 不承担学院任何行政职务。”

他带回来的除了 26 箱水生态环境治理的书和技

术资料， 还有争取到的日本政府环境省与日本国际事

业协力团 （JICA） 的 1.5 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资金，

在北京与无锡建立了两个国家级湖泊与工程技术相关

研究室、 一个国家级治理设备试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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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海南： 一腔热血守洱海
本报记者 姜澎

上海到昆明， 飞行距离 2000 公里， 飞行时间 3 小时 40 分。

从昆明再到上海交通大学设在洱海边的现场研究站， 还得再换乘
三次， 两种交通工具， 再花 15 小时 50 分钟。

在过去 20 多年，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孔海南往返这条路的次
数， 比他在上海的家和学校之间往返的次数还多。 一年中， 他有
200 多天都在这个现场研究站。

刚开始关注洱海的水生态与水质时， 孔海南还是 40 岁出头、

身强力壮的中年人， 如今的他已是满头银发， 心脏连续手术过两
次。 与他同样发生变化的， 还有洱海的水质， 从开始治理时的局
部湖区劣五类水， 变成了现在的湖泊总体三类水。

前不久， 孔海南 70 岁生日， 他给自己的 “礼物 ” 是———捐
出 200 万元人民币积蓄， 联合中国水环境集团、 上海交通大学云
南大理研究院等共同发起成立了 “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

他说： “洱海恢复到曾经的 ‘水下森林’ 繁茂的样子， 也许
还需要 15 到 20 年， 甚至更长时间。 国家投入洱海治理已经超过
150 亿元， 我只希望尽微薄之力让更多当地年轻人加入洱海治理
和保护队伍中， 更希望洱海永远不需要再 ‘综合’ 治理！”

人物小传
孔海南，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 。 1994 年

毕业于日本国立山口大学大学院 ， 获得博士学

位。 1988 年到 2000 年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任

共同、 客座研究员； 2000 年回国后就入职上海交通大学。 主要从事海湾 、

湖泊、 水库等流域面源污染防治及生态修复技术、 污水处理技术及水体富营

养化、 赤潮的室内预警模拟研究及遥测技术的开发研究与应用。

他先后参与了我国十五水专项项目 《太湖水污染控制与水体修复技术及

工程示范》 (2002－2006 年)、 十五水专项项目 《深圳市城市河流水环境综合

治理技术及工程示范 (2002?2006 年）》， 也是我国十一五水专项国家方案编

写专家组专家， 并且参与了十一五水专项的实施。 他承担的洱海水专项治理

成为重要示范项目。

2018 年 1 月， 孔海南教授带领上海交通大学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教师团

队入选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2019 年 11 月， 为鼓励更多科

研人员和青年学子投入到洱海保护中， 孔海南捐出毕生积蓄 200 万元人民

币， 发起成立 “上海交大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

▲孔海南指导团队成员调取水样。

荩孔海南和团队在采水点。

▲孔海南近照。

▲孔海南与团队在一起讨论。


